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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的记忆

一、看见，在表象之外

已记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

是什么时候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从小就是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包围中长大的，只是以前的很多年脑海里都没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概念，对于我自小生活的乡村中的种种

民间文化都只是一种表象的、经验的认识，并没有任何学

理上的认识和划分，那时候，在我的眼里，民歌民谣、剪

纸技艺、庙会、秦腔就只是它们自身而已，我并不知道它

们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它们在我的世界里，就只是

好听的歌谣、好看的绣花鞋和绣花鞋垫、好玩的庙会场所

以及完全听不懂的配着音乐的大喊大吼，这就是它们。

然而，自从学习了民俗学之后，我再看它们，看到

的就不仅仅只是它们自身了，我看到的更多了，同时，想

的也多了。首先，它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所创造、传承的文

化，它们的产生、发展始终是紧紧的依附于那片厚实的黄

土地的；其次，它们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我的父老乡亲们

并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他们在辛勤劳作

中同样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为他们骄

傲，为自己作为那片黄土地的子孙自豪；再次，我突然意

识到我从小就努力学习想要离开的那个小乡村并不是如我

想象中那样贫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城市更加富有。

我明白贫穷并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概念，它同样也适用于

精神文化层面。

这前前后后的变化，使我明白一个人对于自身以及自

身所处的文化的认知，是与他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知识面

的宽窄有关的。中国现在处于现代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

然而据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

仍然较高，占总人口的47.43%。国民人口素质也不高，

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六岁以上人口数的

10.59201%。

在这样农村人口基数大,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国

情下,中国的文化事业很难做到全民共同参与的。普通民众

对于自身所处的文化大都没有一个自觉的认知,处于“熟识

但不真知”的状态。我想要改变这个现状，还是要从教育

起步，国民素质提升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实现。不过，

一国的受教育程度，又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眼

下我们国家的农业人口比重这么大，很多人都还处于追求

物质的富足阶段，又哪有时间和心思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

需求和享受呢？这样看来，要建设民众高度参与的中国文

化事业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但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二、古街上的铁匠和他的打铁铺子

2014年三月,我随一朋友回家,她家在丽水松阳县,作为

一陕西姑娘，可以说我是第一次走进一江南人家，尽管她

家住在县城，我可能并不能体验到那种江南水乡的小家小

户的田园生活，然而，我还是挺兴奋的，尤其是听朋友说

她家那里有几条明清老街区后，我更是欣欣然向往之。

作为小客人，自是受尽主人的各种热情款待，这是题

外话，故不作冗述。我想说的是我去转过的那条明清老街

区上的一位铁匠和他的打铁铺子。

在朋友家的第二天下午我去老街转悠,一看,果然如朋

友所说,古色古香，只是尽显岁月沧桑，堪称“老”字。老

街窄窄长长，我沿着古旧的石板路边走边看。街两旁都是

一色古旧的明清时期的两层木板楼，房檐上有各色镂空的

雕花样式，看起来沉静又朴素。很多房子外面都贴有政府

颁发的文物保护牌子，上面标明着房子诞生的历史时间。

因为房子老旧，所以大多都不住人，只是一楼房屋被装修

成各种店铺，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跻身于各种现代的店

铺中，传统与现代各显其色，但却和睦共处。我比较关注

的是那些打铁铺、制秤店、草药店……每每忍不住走入其

中，与那些年老的师傅们攀谈几句，感觉自己的心也变得

沉静了，他们的身上尽显着一代手艺人的勤劳与质朴，与

他们说话，颇感亲切，如果有轮回，那么我相信自己百年

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许就是那弹棉花的妇人吧。

在众多传统的店铺中，我在一家打铁铺待的时间最

长，我与那位五十多岁的打铁匠聊了两个多小时。他黝黑

的面庞上尽是岁月的刻痕，然而笑起来却是憨厚的，让人

一下子就免去了陌生感。他的打铁铺，在我看来，就是一

间堆满铁器的又小又黑的屋子，走进里面，所有东西杂乱

中分类摆放，屋中央是那打铁烧火的砖炉子，火光亮亮

的。   我去的时候正是下午一点多，他正在给打好的刀具

安把儿，我的出现并不影响他干活，他一边麻利熟络的忙

活，一边随着我的提问说话。

他告诉我他是十七岁的时候跟着师傅学打铁的，到

现在都打了四十多年了。当我问及他当初为什呢选择这门

手艺时，他笑着略带几分得意的说：“干这个自由啊，想

打了就打，也不用给别人打工，自己做自己的活儿，很自

由，当时年轻，觉得学这个挺好玩的。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啊”他说完，眉目间布满喜悦。我对他的回答感到挺意

外的，原以为这么苦的活计肯定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学

的，没想到他却觉得打铁自由，因为这个，我对他的敬意

又增加了几分。我又问：“这么多年，觉得打铁辛苦吗?”

他还是笑着说：“苦当然苦的，但要生活嘛，谁不苦呢？

打铁心里舒坦自在，这样一下下打下去，踏实。”我听

了，也笑了，试想下哪一行不辛苦呢？能自得其乐的他也

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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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一答一问式的聊着，看得出他为人性格

率直，并不介意跟我多说说。这么多年的铁匠生活里，尽

管苦，可他从没想过要改行，他是喜欢他的铁匠生活的。

他靠这手下的活计，养家立业，可是他说现在铁匠铺的生

意是越做越不好了。他说现在都用机器轧了，他也会卖一

些，他指着铺子门口案板上摆着的那些铁器说：“这些都

是机器做的，质量不好，我打的质量好些，但是打得成本

高，所以卖的贵些，一般人倒是都愿意捡那机器轧的便宜

些的买，打铁生意不好，我就也卖点这些了。”他自然的

说着，我感到他像是说别人的事一般，风轻云淡，看不出

他心里的情感。当我问他起他的家人时，他也说了。他告

诉我他的家离这不远，家里还有点茶园，由他老婆管理，

他的两个儿子都已二十多岁，还没成家，都在外打工，他

的儿子从没想过跟他学打铁。他说:“现在的人，都不愿意

学这个了，嫌苦嫌累嫌挣不到钱，没人愿意做这个。”我

又问他：“那你知道的铁匠有几个呢？”他说:“这附近我

知道的只有一个，都七十多了，现在打不动了，以前打得

很好。”我有点伤感的说：“那你们是最后的铁匠了？”

他说:“是啊，以后就没人打铁了。”他说的很平淡，但我

听着却没有他平淡。我想到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宝刀

名剑可都是他的前辈们一下下打出来的，也许以后的武侠

小说家门在写小说时，都不会再写到什么宝刀名剑吧，或

许他们还会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曾经有过一

门职业叫打铁匠，有一个铺子叫打铁铺。

我是偶尔逗留在这古街上的匆匆过客，而他却是属于

这里的，他打铁的叮咚声早已成为这古街的伴奏曲，朝朝

暮暮，余音绕长街。当我离开时，他在叮叮咚咚的打一把

铁锄了。我突然想起我们家的那许许多多的铁质农具来，

我明白在传统的农耕年代里，是铁匠们的辛劳伴着我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他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石。

三、她们的权利和文化自觉

有一次上课时，王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嗦嘎苗族生态

博物馆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画面是：一位苗族妇女背着

一缸水艰难的行走在山路上。我们看了，都觉得很不可思

议。背一缸水，天哪，多重啊，等背到家了，衣服肯定都

会湿的，那山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并不好走，水肯定会

因为动荡而溢出来的。可这是嗦嘎苗族妇女们常做的事，

因为那里并没有自来水。我难以想象她们生活的辛苦。

虽然风景如画，惹无数外地人竟向往，可我想外地

人谁也不会愿意长期待在那里的，光这吃水用水就是麻烦

事，试问我们谁能够每天背着水上山下山呢?可问题是，我

们在从未亲身经历她们的生活之前，就觉得她们那种生活

方式好，我们置身于生活交通方便快捷的城市里，用现代

厌倦了城市的压力和各种问题的心态去赞赏自然、生态、

古朴、环保的苗寨山林生活，我们觉得她们的生活就是一

曲男欢女爱、纯净美好的田园牧歌，当我们想要逃离都市

时，我们肆意的放纵自己对她们的浪漫无边的想象，好像

她们在天堂般，过着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可笑的是我们

忽略了她们每日里身背水缸的辛苦。当然，她们不会抱

怨，因为那就是她们的生活。可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她们

不改变不现代化，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她们拒绝自来水而

天天背水缸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外地人总是不能真正

的理解、帮助她们。我想她们有权利改变现在的生活，更

有权利追求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传统的生活该不该变化，

应该由她们自己决定，而不是我们这些热衷于保护人类文

化的外地人。

另一个问题是，与外地人对当地生活与文化的热衷

与赞赏所不同的是当地人的漠然与麻木。政府和学者们努

力在当地建立起来的民族生态博物馆，并没有引起当地人

对自己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保护欲望，毕竟普通民众的生活

是物质而琐碎的，当地人更多关注的是可不可以创收的问

题，而不是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不难看出，在这方面，

政府和学者多数情况下是一厢情愿的。

这就产生了三个难题：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潮流中，

她们如何继续乐意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又如何在尊

重她们的前提下更多的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如何才能

引起当地人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独

特性和珍贵性，做自己文化的主人和护花使者？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建议

一、两种方法：保护和保护并传承

人类滚滚前进，新旧更替总是必然的。很多传统最

终都是要慢慢消逝的，这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对于“消

逝”，也许我们不必太过怀旧，顺应并适应自然的发展才

是。尽管我们要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也

应该明白对哪些只是保护，哪些是保护并传承，这是得分

清的。对于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采取合理的保护

措施，使它作为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得以永久的存在。而

对于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保护，更要使它

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传承、发扬，使它作为人类文化事业的

一部分继续造福于人类。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分清楚哪些是只需要保护的，哪些

是需要保护并传承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一条标准：凡是可

以继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应该加以保护并传

承，那些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自身作用和价值的，应该

只是被作为人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保护起来。这样做的

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有效的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的放矢，并不盲目的保护传承。         

二、尊重当地人的权利和意见

政府和学者，对一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措施时，应该首先了解当地人的意见，尊重他们对自身文

化和生活的态度，然后再采取合理的措施，争取使政府的

文化工作和当地人的利益相统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成为政府、学者和民众齐心协力共同促成的一件利

国利民的千秋大事。

三、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教育，使普通民众认

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

文化的伟大意义，从而使民众对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有自

觉的认识和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中，做到政府、学者、民众三方位的协调，各出

己力，共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至于说到如何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教育，我想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1.可以在小、中、高、职专以及大学教育中酌情开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通识课程和有关的讲座。

2.可以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深入民众中讲授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以社区或村落为组织形式，开展集体

的讲座。

3.定期为社会基层的工作人员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宣讲课，使他们在从事基层的文化工作时有一定的学理知

识。


